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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是事件的唯一生還者， 

她也是事件的唯一見證人； 

但是，她寧可選擇沈默…… 

沈默──是因為聲音的控訴終將宣告無效， 

沈默──於是成了暗夜生還者最有力的吶喊…… 

因為，一雙雙凝視的眼眸所渴望的，不是從暗夜生還者的身上找出

一丁點兒值得賦予同情、憐憫的傷痕他們所企圖的，卻是從那受傷的軀

體中挖掘出賦予犯罪合理化的任何一點蛛絲馬跡。於是，見證人沈默了，

因為她的證詞終將成為對自己的控訴…… 

她是事件僅存的生還者， 

因為她是事件的唯一經歷者。 

但是她卻以身為 而自覺 。 

她是事件僅存的見證人， 

因為她是唯一的受害者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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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她的證詞卻再再的被否定、抹煞…… 

於是她選擇了沈默…… 

 

…… 

那天深夜，就如同其它的 一般，我在學校宿舍 ，房門

深鎖，四下一片寂靜，一切再平常不過；然而，在一切的平淡中卻伴隨

著一 不尋常，也許該說是非常的不尋常。 

整棟宿舍的正前方剛開始動工興建一棟紀念大樓，而距離我住的女

生宿舍幾公尺不到的地方也矗立著一棟正在施工的大樓，工地與宿舍迎

面相對，所謂的迎面相對就是兩者之間呈中空狀態、毫無屏障，令人匪

夷所思的是，施工工人當時的居所正與女舍隔窗相望。然而，無巧不成

書，當時女舍的刷卡大門更是三天兩頭就故障，管理委員會向學校提出

報告，要求修理，也得不到迅速的回應，於是整個暑假期間，宿舍大門

幾乎天天敞開。再加上宿舍門口有著各式飲料和食品的販賣機，於是宿

舍成了觀光據點，成群的外勞本勞每天工餘之暇都群集宿舍門口。這就

是當時我住的地方、這就是當時學校提供給女研究生的居住環境。 

面對這種情況，學生的抗議聲浪不斷，每一次宿舍管理委員會的時

候都提出同樣的抱怨，然而這一切似乎成了風中的呼喚，只聞其聲、卻

不見回應。焦慮、不安、和恐懼的情緒逐漸高漲，煩躁和無力感更腐蝕

了同學抗爭的意願，於是隨著暑假到來，大家紛紛走避，宿舍的人更稀

少當然也就變得更寂靜了。 

這一天，七月二十二日，凌晨四點左右唯一的聲響卻從此將我推向

恐懼的深淵…… 

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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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…  

凌晨約四點左右，我正熟睡，歹徒由當時與女研舍迎面相對的大樓

工地，沿著宿舍一樓的鐵窗攀爬至二樓。四層樓的宿舍只有一樓設置了

鐵窗，但是由於一樓的鐵窗呈格狀，反而幫助了攀爬，歹徒遂得以由我

寢室左側的窗戶進入。 

 

歹徒進入後首先控制住我的小桌燈，並將其關上（歹徒自己持有手

電筒照明），那是我當時唯一意識到的情況異常，但一切都已來不及

了…… 

……

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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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一瞬間，歹徒已爬上我床的階梯（女研舍的寢室每一間有兩個床

位，床皆位於上方，下面是櫥櫃），並捉住我的小腿，當時我尖叫了一聲，

還來不及起身，歹徒已迅速躍上床，並以刀用力抵住我的脖子（靠近鎖

骨處），一直不斷恐嚇我：「不許動，再動就殺了你。」（他操著國語口音，

但腔調十分特殊，我十分肯定聽過，是隔壁施工大樓的工人。）歹徒並

宣稱自己只是來找人，並無惡意，不管這句話是不是藉口，這一切已然

不再重要，重點是我只能合作，因為我無路可逃。 

……

…… 

他一直將刀抵住我的脖子。當時我試圖引開歹徒的注意力，並嘗試

提高音量告訴他：「你快走，我不會說出去！」但歹徒並不相信我。儘

管當時燈已被歹徒熄滅，房內一片黑暗，但歹徒仍不斷企圖要我俯臥將

面朝下，不讓我見到他的臉孔。我以患有呼吸疾病為由，不斷央求歹徒

准許我側著臉（歹徒此時曾多次打我，要我閉嘴，否則殺了我），歹徒

最後同意讓我俯臥並側著臉（也因此我看到了頸上那把刀的模樣，雖然

在黑暗中，但刀面的亮光清晰可見，刀不長，類似一般水果刀的模樣）。

歹徒以類似工地捆綁塑膠管的「布繩」欲將我雙手反綁於後，而我試圖

將雙手盡量拉寬距離，使其不要捆綁太緊。綁畢，歹徒假裝說要離開了，

但其實不然，他似乎不斷回頭往窗戶的方向探望，或許是擔心天快亮了

（我偷偷瞄到，他的相貌因房內黑暗無法看清，但由其跪姿的身影推測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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歹徒的個子並不高，約莫 165-170cm 之間）。這期間我不斷嘗試和他多

說話（因為其聲音我幾乎可以很肯定的確聽過），歹徒則不斷要脅我住

口，他手中的刀子始終未曾離開我的身子（當他捆綁我雙手時，手中仍

持著刀）。 

僵持了數分鐘，歹徒又將我翻轉過來，但仍舊威脅我不許看他。我

感覺情況不對，試圖想掙脫繩子，但被歹徒發現而制止。我的眼睛先是

被以類似口罩的東西遮蔽（因為我一直企圖側過臉來偷看歹徒），而後又

被我的貼身衣物覆蓋（歹徒原想將涼被整個蓋住我的頭部，我則以呼吸

困難為由，在央求下逃過）。在此期間，歹徒不時以其手中的手電筒刻意

強光照射我的眼睛，使我無法適應，也無法看到什麼，緊跟著他就褪去

了我的褲子（儘管我謊稱我月事來臨），不顧我苦苦哀求……他以一手的

中指大力戳入我的下體，讓我覺得非常痛苦，他又以另一隻手不時地撫

摸我的胸部（歹徒的手很粗糙、長繭），然後又轉而撫摸自己的下體，發

出興奮的聲音，持續了數分鐘……他在抽搐了……他的手中有塑膠袋，

我聽到唏嗦的聲音…… 

歹徒臨走前又刻意以手電筒照射我的臉，並威脅我不得報警，說他

已記下我的長相，可以隨時回來殺我，他命令我俯臥，並用其手上的刀

子將捆綁我的「布繩」割斷，但仍舊要我趴著（歹徒將其所有的作案工

具皆帶走，因為我起身後並沒有找到歹徒所遺留的任何東西在現場，這

時我才明白他手中的塑膠袋是用來裝他的精液的）。歹徒並且幾番欲走又

還，以確定我是否在偷看（因為我曾欲轉頭偷看，卻被歹徒發現並加以

恫嚇），歹徒說他會繼續監視我是否報警。 

我無法確定我當時該怎麼做，因為他的離開就和他的入侵一般，我

並未察覺到聲響……我不知他是否真已離開……是害怕嗎？我的聽覺被

蒙蔽了嗎？我定止不敢行動，直到天亮。 

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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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… 

天亮了，我小心翼翼的起身，但卻發現左側窗簾留下了一個約莫 30

公分的縫隙，對面正是隔壁施工大樓的透明窗戶。我深怕歹徒仍在監

視，而寢室內的電話又位於房間另一側的門邊，無法立即可得，即使有

了電話機，我也不知道該求助於誰。我的雙腿已發軟，又不敢由床的階

梯下來，於是我沿著書架跌跌撞撞的從書桌那一端爬下來，並躲在桌下

設法上網求救──我唯一想得到的求救管道。當時（約凌晨五點）在網

上連絡到一位管理學院的學生，請其代為找教官或校警前來搭救，但對

方因遲疑事情的真假，且一時間也不知教官室或警衛室的電話，所以當

他找到校警時已近六點（這期間他雖然曾打電話至值班教官室，卻無人

接聽）。 

約莫六點左右，一位校警到來（據說他找了好一陣子才找到我的寢

室），先將我載到警衛室，但並未將我隔離，身旁陸陸續續出現另一些不

知情的校警，他們都向我詢問事情的經過，甚至在有幾名學生在場的情

況下也一直追問。當時我向校警們堅持要報警，警衛們先是勸說──提

醒我報警的後果，當然是一旦公開便會「 」受損的問題，諷刺的是，

當時他們卻是最先將我的處境公開的人──並要我等警衛隊隊長到校時

再說，但我不從。而後，在我堅持之下才代我向派出所報案。約莫七點

左右，趕到的警衛隊隊長卻向值班警衛質問：「為何先報了警？」此時，

「人民保姆」的信念不禁在我心中動搖了…… 

警方於七點多到達現場蒐集證據，我也由總教官陪同回到宿舍，留

在宿舍的另一側，看看是否能協助辦案。我向警方及總教官一再聲明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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聽過歹徒的聲音，並確定是曾在隔壁施工大樓工作的工人，但警方卻說

「住」在這裡的工人全都是外勞，不會說國語（我想我並未曾告訴警方，

歹徒是「住」於此的工人，更何況在這棟大樓工作的也未必全是外勞）。

此時，警方甚至想要帶我到工地大樓去「面對」居住於此的外勞以便「當

面指認」。我在驚訝中怯縮著，幸而總教官向警方說明，我身為被害人，

不宜在嫌犯不確定的情況下，出面當眾指認，才避開了這一件事。我的

心涼了一截，但我仍未放棄，我一再向警方保證是工地工人的聲音，因

為約莫在三個月前，此棟大樓粉刷外牆貼瓷磚時常常聽到工人的台語口

音，其中有一人從頭至尾皆說國語，且其腔調十分特殊，與歹徒聲音雷

同；而且因為此人當時工作的地點就位於我窗戶的正對面，聲音不僅特

殊且音量很大，故我印象十分深刻，我深信不會錯的。警方於是承諾要

和學校配合做錄音工作，將所有工人的說話聲音錄下，交由我辨認。 

然而，時至今日，卻仍無下文…… 

隨後，我在總教官的陪同下前往派出所做筆錄。途中總教官對我說，

校方深怕我受到二度傷害，所以已透過各種關係不讓媒體知道或採訪消

息，我不明瞭那意味著什麼，但我深信校方這麼做一定是為我好。到了

派出所，當時是由一位胡姓男警員承辦，但是因屬強姦案而我是女性受

害人，男性警員本身不宜參與筆錄製作過程，因此胡警員說需要等分局

的女警來方能做筆錄。但離譜的是，等了許久，來的女警居然聲稱自己

從未做過筆錄，而胡姓男警員亦宣稱自己從未做過強暴案的筆錄，於是

這場筆錄的製作便成了兩位警員的初次研習課程。 

這期間，校方另派了一名女教官陪同，而總教官則先行離去。在離

開警局之後，我向陪同的女教官表示要前往醫院檢查。原本欲至省立醫

院做檢查（因為教官曾經說只有省立醫院及指定的檢驗所開驗的檢查報

告才具有法律效力），教官卻以路途遙遠，而且我身上並無歹徒的的證

物留下，故而帶我轉往本地的一家醫院做檢查。可笑的是，教官於掛完

號之後，示意要我過去付九百六十元的診療費用，我於是反問教官：「因

學校的疏失造成學生在校出事，難道要學生自己付費嗎？」教官回答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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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應該可以要求學校付費，我們回去後再請示，你就先墊付吧！」後來

事過境遷，亦無下文。 

之後，我第一次去了洗手間（從案發至此時，我是頭一次去上廁所，

因為我要保留任何可能的證物）。就在洗手間的時候，我發現了一根不屬

於我的毛髮及淡藍色衣物的絲線，我於是趕緊將它們包起來並立即向教

官表示要將此一證物送到派出所。然而，在回到警局將此微薄的證物遞

交給原來那位男性警員時，我所換來的卻是一絲冷漠的笑，他說：「這個

哪能當證物？」我不知道什麼樣的東西才能當證物？如果鞋印、指紋、

毛髮、衣物絲線都無法當作證物（案發當天，分局曾採集了歹徒的指紋、

鞋印等），而我的證詞亦無法作為偵辦的主要方向，那究竟什麼才能作為

協助辦案的工具呢？警方的辦案方式以及對受害者的態度著實令人灰心

（更灰心的是、案發之後我數度打電話到派出所詢問案情發展，警員卻

總是以敷衍的態度相對）。 

……

…… 

…… 

在醫院的時候，教官因恐事情張揚（我不知道在此時恐懼被張揚的

是校譽或我的名節），故總是要求先單獨面見院方及醫師，而將我留置

在醫院大廳，獨自等候──不知道為什麼，身為當事人的我總是被歸類

在恐懼告知的對象中，我猜想，大概這之間有著什麼事是我不宜知道的

吧！──時間經過許久，其所談的內容我並不清楚，最後見到醫師時（我

並未向醫師說任何事），醫師說：歹徒既不是在妳體內射精，當然也就

無法採集到任何證物，自然也就不可能會感染任何病毒，那妳還要做檢

查有何用？醫生當時顯然十分怕事，擔心檢查報告日後有可能成為法庭

證明，而不肯作任何進一步的診療，但是我為了健康，深怕任何感染，

堅持醫師幫我做抽血病毒檢查（包括梅毒及 AIDS），因為至少歹徒曾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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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手指戳入我下體。 

隨後，我和這位陪同的女教官回到她的家中稍事休息。途中，教官

曾問了我一個非常私人的問題：「妳和你的男朋友可有超友誼的關係﹖」 

此時此刻，我不明白教官問此話的用意，而這又與我目前的處境有

何關係？是不是意味著，如果我和男友有超乎友誼關係，那麼現在被侵

犯或強暴也就無所謂了？──我想是我多心了吧！﹖然而我終將明

白…… 

回到學校之後，校方通知當時輔導室的主任（曾擔任我修課的老師）

派人來為我作心理輔導。主任以自己為男老師，在此時不宜為我做心理

輔導，於是請輔導室的另一名女老師前來，女性輔導老師為我做了為時

不到一個小時的心理輔導後便以有事欲趕回台北為由，先行離去。在此

之後，我們之間再無任何約談或輔導。 

案發當天剩下的時光中，我一直留在總教官的辦公室。期間我幾乎

都是單獨和總教官以及這位陪同的女教官談話，並哭訴我對學校種種行

政疏失之不滿（從沒有作好宿舍的防護安全到警衛隊的處置方式）。總教

官有兩、三次轉達，說是校長想要接見我，但由於我當時情緒尚未平穩，

因此均予以回絕。而教官亦同意讓我心情回復平穩之後再行安排見校

長。然而事過境遷，一年之後，莫說是校長大人，就連當時陪同的教官

或總教官均未再過問我的情況，或是為任何有關案情的發展與我保持任

何聯繫。（當天教官在警局承諾：校方將作為學生與警局之間的溝通橋

樑，隨時互通聯繫有關案情的任何發展，並且依據我所提供的線索，盡

快協助警方提供工地工人的錄音資料、交由我辨認。）一切彷若石沈大

海，毫無蹤跡，我們彼此似乎也自此形同陌路。這或許是因為我們都在

學著遺忘吧！？…… 

離開──我想大概是我心中唯一的念頭吧！我決定將自己藏匿起來

──藏匿是因為事件被迫不能見光，或亦不知如何讓它見光。藏匿或許

是孤立無助的我最佳的選擇吧！ 

案發之後，我向教官表示要離開學校，待在台中友人的家裡。當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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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一個人惶恐不安的過了一夜。翌日，我一個人收拾了行囊踏上了旅途。

沒有人知道我的目的地，沒有人…… 

離開學校之後，我多次委託友人打電話至當初報案的派出所詢問案

情發展。對方僅說尚在處理中，若有進一步消息會通知被害人。而當友

人問及對方是否有被害人目前的電話時，警方竟然很快的表示他們有！ 

暑假過去，註冊的前一天，我回到了學校，宿舍的牆上貼著小小一

張橘色的海報紙，上面只寫了幾個字，說是「最近有不良份子入侵女生

宿舍」，要同學小心，至於哪棟宿舍、發生何事，根本無人知道，當然也

就不會有人代我指責學校的具體疏失。只偶然聽到暑期代舍長轉述校方

的話：「此受害人一直在接受心理治療當中……」（

……

） 

斗大的幾個字張貼在牆上，對別人而言是如此的不起眼；但每天穿

梭於其間，我的心卻再再為這幾個字所刺痛。我想哭，但淚水卻不足以

訴說我的委屈與無奈。我所需要的豈是心理治療！我所渴求的是一份正

義、公理！哪怕是遲來的……我要知道這所學校要為我所承受的痛苦代

價做出什麼樣的悔悟改過，以顯示我的痛苦是有意義的，我要知道我的

隱忍不是白白的付出的。 

然而案發一年，我一直靜默的等待著校方的回應，等待警方的消息，

但一切彷若石沈大海、毫無蹤跡……而我只能選擇沈默……此時此刻，

我的思緒在抹不去的回憶、平不熄的憤怒中交錯，我在思索著那些「他

們說」。我不斷反覆地想著，究竟在這場事件中選擇求生存是對的、是錯

的……而我選擇了沈默…… 

她是事件的唯一生還者， 

她也是事件的唯一見證人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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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，她寧可選擇沈默…… 

沈默──是因為聲音的控訴終將宣告無效， 

沈默──於是成了暗夜生還者最有力的吶喊…… 

她是事件僅存的生還者， 

因為她是事件的唯一經歷者， 

但是她卻以身為 而自覺 ； 

她是事件僅存的見證人， 

因為她是唯一的受害者， 

但是她的證詞卻再再的被否定、抹煞…… 

於是她選擇了沈默…… 

一雙雙凝視的眼睛焦點是我，他們在恥笑我，雖然他們沒有說，但

是我感覺到……我知道…… 

回到學校後，我一如往常穿梭在熟悉的校園，只是此時此刻，熟悉

的景物卻顯得凝重了。有種莫名的恐懼無時無刻盤據著我，有股莫名的

憤怒在我心頭堆積……他們肯定是在看我……那股銳利的目光，我感覺

到，我知道……而我只是無言，而我只是沈默……那可恨的歹徒、那該

死的工地大樓、那該死的宿舍大門、那視若無睹的官僚……我的憤怒在

堆積…… 

案發一年後的五月，學生又出事了。一位住在校外的女生被歹徒侵

入並捆綁毆打甚至昏迷，而校方竟然沒有對這件事做出立即的、積極的

回應，竟然又想要把學生的安全危機壓下去。學生於是發起「校園安全

大遊行」，在五月底的某一天於總餐廳前舉行演說，並隨後舉行環校遊行

抗議，要求學校重視校園安全問題。 

那是一個機會，我可以控訴學校，可以告訴大家學校的真面目，可

以讓我的冤情得以洗雪，可以指控如此重大的校園刑案居然可以讓校方

以不著痕跡的方式掩飾過去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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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內心十分憤慨，為何事前可以防範的，校方總是漠視？而每當學

生出事，校方莫不極力維護校譽、全力封鎖消息、或以低調方式處理、

或甚至希望被害人不要報警或提出告訴，絲毫不在乎被害人的感受。以

我的事件為例，校方在得知勸阻我不要報警無效時，即設法將所有的消

息封鎖以杜絕媒體採訪；甚且於得知我曾上網求救之後，亟欲探知是否

在網路上留下任何訊息，如有，則砍掉。總教官的說辭是：怕我在網路

上留下任何資訊，擔心歹徒如果為本校學生而且知道我上了網路求救報

警，會對我不利。因此如有留下任何文章或信件要盡快砍掉。（可是，若

歹徒當真為本校學生，以學校事後的敷衍處理態度，豈不更是縱容歹徒、

縱容犯罪？） 

我決定要打破沈默、我決定要控訴不法與不當，我決心要參加這場

轟轟烈烈的戰役。但是，打破沈默是要付出代價的，爭戰亦是要付出代

價的，而我的代價則是讓我得知更殘酷的事實…… 

校園抗議的那一天，我只能是個傳聲筒，我只能是個代言人，我被

迫不能做我自己，我被迫以受害人的好朋友的身分說話。我上台演說著

那段沈痛的往事，控訴著校方的疏失，我看到了台下的愕然無言：愕然

無言，正是因為大家都根本不知道學校曾經發生過這一個案子，校園的

安全原來早已亮起紅燈，而大家竟然都被矇在鼓裡。 

然而，我當時的身分只能是個代言人，我沒有辦法說出事情的全部

真相，除非我想自我曝光；我必須在說到某些程度時籠統帶過，停止發

言……行政大樓前，面對校方的發言人，我爭取到了發言權，然而我只

能孤軍奮戰著，遙遙的看著那曾經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切，隔著一層距離

的訴說著那曾經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切。我感到萬分的孤獨──因為群眾

無知於事情的真相。但是我不在乎，校方可以否定這一切，可以扭曲這

一切，但我不容許這一切再被否定、再被扭曲了。 

在我對校方的質疑帶動了抗爭的熱度時，校方的發言人努力的打著

太極拳，說著各式各樣的保護論調，想把焦點轉移開我的案子，我孤軍

奮力的抗辯著，然而，我的證言卻再再被抹煞──在行政大樓前，在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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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上，我口中的歹徒成了他們宣稱的「外勞」，而我則變成了挑起種族爭

戰的人；我身為被害人，曾經在警局報案做筆錄，卻成了他們口中所稱

的「重做的筆錄」；我指責學校的行政及處事疏失，卻成了是在針對校方

某些個人做不實的指控；案發之後，校方冷淡的態度是不爭的事實，然

而他們卻公開堅稱校方曾派輔導室專業人員為我做「很長很長」的心理

治療……我的憤怒在堆積…… 

後來我更發現，就在那天遊行演講中，我和校方發言人抗辯的時刻，

我的身分竟然曝光了！而曝光我被害人身分的不是警察，不是在場的媒

體，更不是發表演說的我，而是當初口口聲聲深怕我曝光、深怕我遭受

二次傷害的總教官！您怎麼可以將我的身分告訴你身旁不知情的群眾？

您怎麼可以指著我對您身旁的人說我就是受害人？您不是說學校永遠站

在保護受害學生的立場嗎？你叫我如何再相信學校？ 

無獨有偶，我身為被害人的身分在這場示威遊行後竟然還再度被曝

光。那天，我在北部參加一場研討會，與會當天，在會議進行途中，當

初幫我做過簡短心理輔導的女老師也在場上出現，她選了一個位子坐下

來，就在我對面。坐定之後，她對我說：「好久不見，那件事之後，妳過

得好嗎﹖」在她說這句話的同時，我身旁坐的正是當天與我一同參與遊

行但是不知道我真正遭遇的學姊。當時我正在和學姊討論與會的議題，

我完全不明白輔導老師的突然加入，我更不明白她說這話的用意。這已

然不再重要了，因為我已無法再掩飾我的身分了…… 

……

……

…… 

在那次集體遊行所爭取得來的校園安全公聽會中，雖然由校長親自

主持，然而我的事件還是被規避不談的。規避──是因為事件被迫不得

見光，是深怕事件本身透露出某種真相……我的事件於是被輕描淡寫的

帶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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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們說此案件尚在偵辦中，卻無法說出偵辦情況。我知道他們在欺

騙我，因為我早已以被害人身分打過電話探詢案情，而警方的說詞是：

當初承辦的胡警員已調派他處，而此案早已移送地檢署偵辦。我循線打

電話至地檢署詢問，我所得到的結果卻是：既尚未緝捕到歹徒，怎會送

地檢署偵辦呢？在地檢署的檔案中，我的報案資料是不存在的。很顯然，

警方一次又一次在敷衍我的問題。我詢問校方，他們說正在收集詳細的

枝節，如果有，就會告訴我。我詫異如此的結果──我，身為被害人，

而我卻被歸類於恐懼告知的對象。警方怕我知道什麼？校方怕我明瞭什

麼﹖ 

他們「誠懇」的對我說：「既然認得歹徒的聲音，那麼，我們可以馬

上做錄音辨認的工作，這是沒問題的！」他們的「誠懇」我「聽」到了；

但，同樣的「誠懇」一年前我亦「聽」過，然而，這一切的承諾卻僅止

於「聽」，其中，行動卻是個空缺、是個被遺忘的過程。一年前如此，一

年後亦如此。我依然只能等待，而我的等待是憤怒的堆積…… 

事情在公聽會閉幕之後，也跟著無聲無息！而我換來的是長達三個

星期毫無回應的等待，我猜想他們又遺忘了，而我的憤怒在堆積……而

我只能沈默…… 

我決心踏出再次的沈默，我決心要遞交我最嚴正的抗議，我決心為

我的委屈討回公道。於是我血淚撰稿，詳述事情的經過和我對學校疏失

的不滿，並且發函學校相關行政部門的六位不同系所師長，呈遞我最嚴

正的抗議和請願。在系主任的全程陪同下，我參與了這場沒有刀、沒有

槍，但卻是血淋淋的戰役…… 

校方終於組成了公正客觀的調查小組，負責調查這個事件過程中的

失職與疏失……但是正因為他們宣稱公正客觀，因此我不被容許參與其

中，而我只能等待，等待他們的調查結果──然而，等待卻披露了更多

事情的真相…… 

在調查過程中，當時參與處理事件的警衛們坦然的、輕鬆的說：「她

的男朋友可能沒法兒滿足她，搞不好歹徒這麼做，她會很爽呢！」這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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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他們之間流傳著，他們都知道，而我是被蒙蔽的……他們在看著我，

那些銳利的目光，我感覺到，我知道……我在回想著，那天在警衛室，

他們為什麼不將我隔開…… 

在調查過程中，參與處理過程的輔導老師提到她的同事在案發後曾

對她說：「那位女同學就是因為愛打扮才會招致如此下場！」她的同事！

我知道他是誰，而我詫異，身為一位專業輔導人員，又曾是我的任課老

師，竟然說得出這種話來對待受害的學生。我不禁愕然，愕然於我所聽

見的事實，我不知此時此刻我再能相信誰…… 

打扮是一種罪過，愛漂亮是女人的原罪，即使在妳洗淨鉛華、淨素

著躺於床上時，白天的原罪依然伴隨著妳，無時無刻、隨處隨地……我

相信這社會上恐怕還要有許多人遭受如此的非難…… 

我在想著他們或為人師，做為學生的守護者，然而此時此刻，他們

的一言一行已讓他們喪失了為人師表、為學生守護者的資格……整個事

件中、我看到了、聽到了、感受到了「二次傷害」，而如此的傷害不是來

自別人，卻是來自口口聲聲宣稱深怕學生受傷害的校方，我無奈…… 

調查結束了，調查小組報告指出校方事後處理態度、方式上的種種

疏失。九百六十元的診療費用也交還給我了，我要求公開事件原委及道

歉聲明也已做到了，校長和學務長甚至正式送花給我，當面正式道歉。

但我企盼的正義終究還是再被遺忘了…… 

他們承諾我，將協助警方做錄音辨認的工作；他們承諾我，將全心

全力協助受害學生，並協詢警方對整個案件的處理流程並告知學生。我

想他們又忘了，就如同一年前般，而我只能沈默…… 

此時此刻，我的思緒在抹不去的回憶、平不熄的憤怒中交錯。我在

思索著那些「他們說」。我不斷反覆地想著：究竟在這場事件中選擇求生

存是對的，還是錯的……而我選擇了沈默…… 

她是事件的唯一生還者， 

她也是事件的唯一見證人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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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，她寧可選擇沈默…… 

沈默──是因為聲音的控訴終將宣告無效， 

沈默──於是成了暗夜生還者最有力的吶喊…… 

因為一雙雙凝視的眼眸所渴望的不是從暗夜生還者的身上找出一丁

點兒值得賦予同情、憐憫的傷痕，他們所企圖的卻是從那受傷的軀體中

挖掘出賦予犯罪合理化的任何一點蛛絲馬跡。於是，見證人沈默了，因

為她的證詞終將成為對自己的控訴…… 

她是事件僅存的生還者， 

因為她是事件的唯一經歷者， 

但是，她寧可選擇沈默…… 

 

 


